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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所有的棋类中，最能形象比
喻警察这一职业特点的可能要数围
棋了。古人运用非黑即白的棋子，将
兵法、策略、治国与“阴阳消长，四时
更 替 ”等 天 地 奥 秘 蕴 含 于 棋 盘 之
上。狭小的十九路棋格，简单的规
则，却有万千变化，蕴含着丰富的哲
理，暗藏着无尽玄机。就像计算机世
界中的“0”和“1”一样，围棋用最原
始的黑白子，构造出最复杂的变化。

说到黑白有别，我就想起好坏
之分。小时候，我最喜欢玩“警察
抓坏人”这种游戏。《城南旧事》里
面的 《我们看海去》 写道，英子捡
皮 球 遇 见 了 一 个 人 ，那 人 蹲 在 地
上，荒草盖过了他的全身，在他身后
有一堆东西（后来英子才明白那都是
他偷来的），人人都说小偷是坏人，小
偷也曾认真地问过英子他是坏人
吗？还算不算是个好人？他说他并
不想做坏人，他有念书的弟弟，需要
钱，可他没能耐，只能偷。英子说
她 分 不 清 ， 就 像 她 分 不 清 海 和

天，她分不清好人和坏人。
小孩子的世界，总是以好坏对

错来区分。可成年人的世界却并不
都是非黑即白、泾渭分明，灰度空
间不可避免，唯有警察，人生如棋。位
列其中的白、黑两子各自代表正邪两
股水火不容的势力。围棋的一局，是
黑 白 棋 子 争 斗 的 一 生 ；警 察 的 一
生，是正邪较量的一生。棋局上弱肉
强 食 ， 飞 、关 、粘 、尖 ……32 个 手
法，先与后、远与近、厚与薄、死
与活，“围魏救赵”“暗度陈仓”等
变化都被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实际工
作中，侦、审、缉、追、打……万般手
段，也被警察运用得精彩绝伦，最终
印证的是“正邪不两立，邪不压
正”这一永恒的真理。

棋盘上的厮杀，输赢都可以一
笑而过，现实中的较量，却常常以
生 命 为 赌 注 。 在 电 影 或 电 视 剧
中，面对手持枪械的犯罪分子，警
察决然地举起枪，扣动了扳机，罪
犯应声倒地……观众无不赞叹邪不

压正、枪法如神，却很少有人意识
到，这群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血肉
之躯，他们也有父母妻儿，每个人都
是家庭的顶梁柱。命悬一线时，警察
占得上风，倒地的便是罪犯；稍有意
外，倒地的便是警察，就像棋盘上的
黑白子，警察与罪犯生存的机会是对
等的，生死分明。

家 有 警 察 ， 才 能 深 刻 体
会——老人埋怨警察儿子让人牵肠
挂肚，妻子埋怨警察丈夫事事指望
不上，拿家当旅馆，孩子埋怨警察父
母不称职。然而，半夜三更，当对讲
机、手机召唤他们归队时，从来没有
一名警察找过借口，也没有一位家人
拖过后腿。警察的人生不纠缠，去留
也分明。

作为一颗“白子”，身边的战友
大 多 乐 在 “ 棋 ” 中 ， 把 握 每 一
步、落好每一子，落棋不悔、脚踏
实地。但我还想说，从警与下棋最
大 的 不 同 就 在 于 ， 下 棋 可 以 复
盘，而从警不能。

黑白子
□刘金鑫

那 天 傍 晚 ， 我 在 商 业 街 上 散
步，路过一个小摊，看到周围围了
不少人。我好奇地向前凑去，发现
是一个小伙子在摆地摊，他卖的不
是玩具，也不是古董、首饰，而是
一堆未曾打磨的桃木枝，大的像手
腕一般粗，小的如黄瓜般粗。

我对这些长短不一的桃木来了
兴趣。“这些桃木枝是用来做什么
的？”我疑惑地问，“这就不懂了
吧，桃木现在是很火的材料，用来
做桃木梳、桃木簪的信物！”小伙子
一边解释，一边吟诵：“三生三世遇
见你，三千青丝只为你绾起。”听着
小 伙 子 深 情 的 吟 诵 ， 果 真 有 一
番“穿越时空”的趣味。

看到桃木，我想起童年有关桃
木梳的记忆。桃木也称“仙木”，是
辟邪的好材料。以前，家家户户都
用 桃 木 梳 子 ， 桃 木 梳 子 齿 体 圆
滑、手感舒适，奶奶就有一把这样
的木梳。小时候，我一睁开眼就看
到奶奶坐在堂屋门口，右手边放着
一盆清水，我便一骨碌爬起来，蹲
坐在奶奶怀里。小时候，我的头发
量多，又杂又卷，和理不顺的柴火
一样。奶奶怕给我梳疼了，总是梳

一 下 就 拿 梳 子 沾 一 下 盆 里 的 清
水 ， 然 后 再 顺 着 头 顶 缓 缓 往 下
梳。待头发全部梳顺溜了，奶奶再
给我梳两条辫子，用头绳扎上。每
次 扎 完 辫 子 ， 奶 奶 就 长 舒 一 口
气，然后轻轻捶几下举酸了的手
臂。那时候地里农活多，家中还喂
着一头牛和两只猪崽，奶奶不管干
啥活都手脚麻利、迅速干练，唯独在
给我梳头发这件事上小心翼翼、慢
条斯理。每次梳完头，奶奶总爱念
叨：“妮子，等奶奶老了不能动了，你
也用这木梳子给奶奶梳头，可别嫌
奶奶脏啊！”我心想：奶奶才不会老
呢，我怎么可能嫌弃奶奶脏呢，奶奶
这是说笑话呢。奶奶很爱惜这把木
梳，每次给我梳完头发，她都用干抹
布擦拭梳子齿。

许多年后，奶奶病倒了，躺在
床上，我拿起奶奶的木梳子仔细端
详，奶奶这一把用了多年的木梳滑
润无比，上面还印着属于奶奶抚摸
过的痕迹。我用它小心翼翼地给躺
在床上的奶奶梳头，我看到奶奶稀
薄的头发，花白得每一根都清楚可
见，才意识到奶奶真的老了。

桃木梳是爱的刻印，也是我们

内心深处的“藏情”，它可以是亲
情 的 见 证 ， 也 可 以 是 爱 情 的 信
物。一谈及爱情，我们首先想到房
子、车子，怕这个、怕那个，说到
底，在我们的感情世界里，缺的不
是 爱 情 ， 而 是 “ 忘 情 ”。 我 说
的“忘情”，并不是指“爱到忘情
近佛心”的“忘情”，而是指荡气
回肠亦或是平淡无奇的感情，它像
雾，像雨，又像风，令人难以忘
怀。我一直觉得从前的人比我们要
懂情、重情，对待感情也非常细
腻 ， 一 首 诗 、 一 阕 词 ， 一 把 木
梳、一支发簪，全都饱含深情。我
想到当代作家沈从文的一段话：在
青 山 绿 水 之 间 ， 我 想 牵 着 你 的
手，走过这座桥，桥上是绿叶红
花，桥下是流水人家，桥的那头是
青丝，桥的这头是白发。

是 啊 ， 人 的 感 情 都 是 有 盛 衰
的 ， 就 像 花 朵 ， 有 盛 开 也 有 凋
谢。我们虽不能留住人和情，但
是可以“藏情”，把过去的、美好
的记忆像珍藏桃木梳一样放在心灵
的角落，等想念的时候再拿起，依
照 儿 时 记 忆 重 温 一 番 ， 这 就 足
够了。

“ 学 校 要 求 大 家 分 批 次 返
校、离校，没想到我理想中的毕
业季竟然成为这种模式。”表妹非
常惆怅地向我感慨着，语气中充
满着失落。我想，这对于表妹来
说，更多的是大学时代里一种无
法弥补的遗憾，它像是青春故事
里 的 点 滴 碎 片 ， 是 时 光 的 定
格，是故事的终章，是人生的一
种仪式感。

春观夜樱，夏望繁星，秋赏
满月，冬会初雪，岁月之羽，掠
过 时 间 的 河 ， 抚 过 大 家 的 回
忆，不禁也让我们回想起大学时
代的多彩画面，将四年的点点滴
滴 散 落 在 脑 海 ， 久 久 未 曾 忘
记。如今，临近毕业季，又到了
与同窗好友挥手道别，奔赴下一
场旅途的时候。然而，特殊的一
年，让他们的毕业季少了花样的
合影，少了盛大的毕业典礼，少
了同学之间的相聚，少了一场正
式的告别，难免会让这场青春舞
剧的收尾显得有些仓促。

在表妹的感慨中，我想到一
个词语——“一期一会”，大概意
思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缘分，在一
定的期限内，对某物、某事、某
人只有一次相遇的机会。我们的
一生中，会遇到很多人，就像两
条直线，经历了漫长的跋涉相交
于一点，好像大部分都只是匆忙
见过一面后各奔东西，可我们总
希望在短暂的邂逅过后能长久相
处，却忘记了那句“天下没有不
散的筵席”。小时候，听到大人们
说这句话，我特别不喜欢，单纯
地希望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能永远
陪 在 身 边 ， 友 谊 能 够 天 长 地
久。青春年少时，我依然不是很
认 同 这 句 话 ， 总 觉 得 自 己 长 大
了，有能力去挽留、去改变很多
事情，然而大家走散后，就再也
没有相遇过。成年之后的我，反
而 念 叨 这 句 话 的 次 数 渐 渐 多
了，并不是感伤，而是越来越懂
得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孤独
的旅程，一生那么长，又有多少
人能一直在一起呢？聚散离别是
常态，相遇就是一种缘分，应该
学着感恩曾经的拥有，平静地接
受 那 一 场 盛 大 的 或 悄 无 声 息 的
告别。

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断飘移
的过程，会有无数次的聚首和分
离。许多人总是在即将离开的时
候，才会惊觉相聚竟是如此的短
暂 。 我 们 读 书 时 的 同 学 ， 毕 业
后，就成了我们口中多年不再见
的 旧 友 ； 工 作 时 的 同 事 ， 离 职
后，就成了我们生命中曾经并肩
作 战 的 老 友 ； 相 识 多 年 的 朋
友，断联后，就成了我们不再提
及的故友。也正因为与他们曾经
同行于人生中的某一段路程，所
以我们便愈发珍惜这容易流失的
情谊，只希望留存彼此心间的是
感恩与快乐。

一路相逢，又一路告别，但
愿时光可缓，让我们每一次的相
遇 都 能 够 拥 有 不 散 的 情 谊 和 期
许 ， 书 写 一 段 故 人 不 散 的 美 好
篇章。

愿时光可缓
□李亚莉

三千青丝为君绾
□张承南


